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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春雨过后，赣南闽西的万山丛

中，竞相开放的映山红如血似火，一如

牺牲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红军烈士永远

燃烧的生命。

一

1928 年 8 月 25 日晚，红四军参谋长

王 尔 琢 在 追 击 叛 徒 途 中 ，不 幸 中 弹 牺

牲，年仅 25 岁。噩耗传来，朱德心如刀

割，长叹一声：“我军失去一位能将也！”

王尔琢，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

期生，1924 年经周恩来介绍入党。大革

命失败后，王尔琢跟随周恩来参加南昌

起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第 25 师第

74 团参谋长。

起 义 军 主 力 南 下 ，王 尔 琢 随 朱 德

留 在 三 河 坝 阻 击 敌 人 。 血 战 三 天 三

夜 ，3000 人 的 队 伍 损 兵 过 半 。 失 败 的

阴影笼罩着士气低落的部队。行至赣

南 大 余 ，饥 饿 疲 惫 的 士 兵 哄 抢 了 县 城

里的当铺……

危急时刻，朱德命令第 74 团党代表

陈毅把部队拉到城外集合。陈毅高喊：

“站队！站队！”

第一个站到陈毅面前的，是朱德；

第二个，就是王尔琢。

1928 年 4 月 ，朱 毛 红 军 会 师 井 冈

山。王尔琢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参

谋长兼第 28 团团长。

龙源口之战，王尔琢指挥第 28 团突

袭敌军指挥部，歼敌一个团，名震湘赣

边界。

1928 年 8 月，红军攻打郴州遭受重

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第 28 团第 2 营营

长袁崇全带领两个连出走，企图投靠国

民党军。

这两个连队都是南昌起义留下的

种子。消息传来，官兵义愤填膺，纷纷

主张派大部队追赶，把袁崇全“打”回

来，王尔琢则主张“喊”回来。在他看

来，大多数战士是被欺骗蒙蔽的，一旦

武力追赶，很有可能造成伤亡。他向朱

德表示：“我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

死，他们一定会听我的。即使劝不回袁

崇全，也尽量把迷途的战士拉回来！”说

完，他与 28 团党代表何长工带着一个排

连夜出发，终于在江西崇义县思顺圩追

上了正在休息的两个连队。

已是深夜，王尔琢命令全排在稍远

处警戒，独自一人上前喊话，以便让被

胁迫的士兵放下戒心。得知袁崇全原

来是要带他们去叛变投敌，许多战士醒

悟过来，三五成群地聚拢在了王尔琢周

围，决定跟着团长重返井冈山。袁崇全

见势不妙，乘王尔琢不备，连开数枪，带

着几个亲信趁夜暗仓皇逃走。

王尔琢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半

个月后，朱德亲率红军攻入遂川城，处

决了叛徒袁崇全。

在为王尔琢召开的追悼会上，毛泽东

亲自起草了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

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

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

胜利方始休！”他这样评价这位爱将：

“尔琢用自己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

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1927 年 3 月，参加北伐的王尔琢来

到武昌。这时的王尔琢还未曾与快 3 岁

的女儿见过面。他在黄土坡租了一间民

房，写信让母女俩前来团聚。然而，待到

妻子郑凤翠带着幼女桂芳找到相约的小

屋 后 ，左 等 右 等 却 没 有 等 到 丈 夫 的 到

来。原来，刚刚成了国民党通缉的“中共

要犯”的王尔琢，已经潜往上海寻找党组

织。郑凤翠只好带着女儿回到湖南老

家。几个月后，她从公公那里看到了一

封令她不忍卒读的信：“凤翠母女此次来

汉，未谋一面，深为憾事。儿何尝不想念

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

亲密，但上海、长沙烈士们殷红的血迹燃

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

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

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

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

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

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

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

1989 年 6 月，87 岁的郑凤翠去世。

人们在老人留下的一个首饰盒里发现

了 60 粒杏仁，那是郑凤翠对丈夫牺牲

60 周年的特殊纪念。

二

“秋收时节暮云愁。”1927 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里仁

学校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发

表讲话，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

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

这是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做出的

决策。在里仁学校大操场集合的人群

中，最早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

就有伍中豪，时任起义军第 3 团副团长

兼第 3 营营长。

在秋收起义队伍中，伍中豪文化程

度 较 高 ，与 毛 泽 东 相 识 也 很 早 。 伍 中

豪，湖南耒阳人。1923 年，还在北大文

学 院 读 书 期 间 ，伍 中 豪 就 受 李 大 钊 影

响，加入了党组织。1925 年 5 月，受党

派遣，伍中豪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

第 4 期步兵科。毕业后他到毛泽东主持

的 广 州 农 民 运 动 讲 习 所 担 任 军 事 教

官。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伍中豪与毛泽东

同居一室。伍中豪敬佩毛泽东对中国

革命的深刻见解。毛泽东则欣赏伍中

豪的好学上进，亲切地喊这个小他 12 岁

的湖南老乡“豪子”。

1928 年 1 月初，伍中豪率三营九连

突袭大坑镇，消灭了遂川靖卫团大部，

乘胜占领遂川县城，为部队解决了冬衣

和过年的给养。不久后，伍中豪在攻打

宁冈县新城的战斗中腿部负伤，他硬是

忍着伤痛率先登城，撕开突破口，取得

了秋收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29 年 1 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调

集 6 个旅约 3 万人准备兵分 5 路进攻井

冈山。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召开的会

议上，伍中豪坚决支持毛泽东游击赣南

的主张。1930 年 6 月 19 日，红四军在地

方武装的配合下，从南、北、西三面向龙

岩城发起猛烈攻击。至 14 时，歼灭国民

党第一混成旅主力 2000 多人。

毛泽东曾说：“红军在赣南有今日

之发展，伍中豪有功，他是力主到赣南

来的。”

1930 年 10 月，已经担任红一方面

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红 12 军军长的伍中

豪带领一个警卫排，从吉水出发取横江

渡，调集赣西南各县独立团，准备向福

建漳州进军。途经安福县城时，遭到地

主武装的伏击，官兵死亡过半。伍中豪

也在突围中牺牲，时年 25 岁。

1949 年开国大典前，毛泽东接见各

大野战军出席庆典代表时，对罗荣桓、

粟裕、谭震林感叹道：“如果伍中豪、黄

公略在的话，他们该有多高兴呀！”

三

1949 年 9 月，一对母女刚刚走进中

南海，彭德怀就急急迎了出来：“终于找

到你们了。好！好！”这对母女就是红

军战将黄公略的妻子刘玉英、女儿黄岁

新。

黄公略，湖南湘乡人，毕业于黄埔

军校第三期高级班；1927 年 12 月，参加

广州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兵分两路，一

路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开赴井冈山；

一路由年仅 30 岁的黄公略指挥，发展湘

鄂赣根据地。仅仅两年时间里，黄公略

便把队伍从最初的 200 多人发展到近

2000 人。后来，黄公略又领导扩展由江

西 永 新 至 广 东 南 雄 ，纵 400 里 、横 300

里、赤色群众 400 余万的根据地。他杰

出的军事才干和对游击战的深刻见解，

得 到 毛 泽 东 高 度 赞 扬 。 1930 年 9 月 ，

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

中写道：“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

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

黄公略。”

1931 年 3 月下旬，蒋介石集结约 20

万大军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这时

的红军只有 3 万人，毛泽东主张诱敌深

入，在退却中寻找敌人弱点，集中兵力

给予毁灭性打击。

担任红三军军长的黄公略随机应

变，将阻击战变为伏击战，指挥部队从

埋伏的地方突然杀出，一下子打乱了敌

军的部署，10000 多人的敌第 28 师顷刻

间分崩离析，师长公秉藩也做了红军的

俘虏。黄公略率红三军从天而降的英

姿，给在白云山头指挥战斗的毛泽东留

下了深刻印象。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

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

自重霄入。”这里的“飞将军”，便是指黄

公略。

第三次反“围剿”，黄公略率领红三

军，配合兄弟部队首战莲塘，次战良村，

再战黄陂，三战三捷。

1931 年 9 月 15 日上午，当黄公略率

先头部队行军转移途中，到东固六渡坳

时，突遇 3 架敌机袭击。就在黄公略指

挥部队迅速隐蔽时，子弹穿进了他的胸

口、腹部和腋下。鲜血，瞬间染红了灰

布军衣。

生命最后时刻，黄公略强忍剧痛，向

参谋长陈奇涵挤出一丝微笑：“替我写封

家信，家中有老母、妻子，还有一个没见

过面的小女，她叫黄岁新。就把我埋在

这儿吧，我喜爱这里的山和水……”

将星陨落。毛泽东含泪写下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

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

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

继君来。”

1939 年，徐特立到八路军驻长沙办

事处工作。送别徐老的时候，毛泽东专

门向他请求一事：“此去长沙，一定设法

找到刘玉英母女俩，这是我牵挂多年的

心愿呀！”几经周折，徐特立找到了刘玉

英。10 年后，彭德怀专程派人将母女俩

接到北京。

映山红 红似血
■贾 永 付 艳

第 一 次 去 看 望 您 时 ，您 已 经 101

岁。岁月在您脸上刻下饱经风霜的印

迹，时光的打磨让您的眼神愈发执着坚

定。两道剑眉仿佛将全身的威武聚于眉

峰，有“扬眉剑出鞘”的风姿，有“刺破青

天锷未残”的神韵，让我不由想起当年柳

亚子先生赠给许世友将军的两句诗：“绝

似燕人张翼德，一声喝断灞陵桥”。遥想

当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张坚毅的

脸庞定让无数敌人惊魂丧胆。从此，我

牢牢记住了您的名字：熊玉坤。

第二次去看望您时，正值建党百年，

为您送去“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此

时您已是入党 85 年的老党员，佩戴上纪

念 章 却 开 心 得 像 个 孩 子 ，笑 得 合 不 拢

嘴。离开时，我握住您的手，久久不愿松

开。我深知，正是无数双这样的手曾紧

握钢枪，打下了我们的红色江山。

这些日子，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回

望您不平凡的一生，深深地被您 104 岁

的精彩人生所感召、所征服。您两次爬

雪山，三次过草地，三次负重伤，每一步

前行都是用生命在进击、用生命在闯关、

用生命在搏斗，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

展现出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英雄气概。

当 年 ，一 支 红 军 队 伍 开 进 您 的 家

乡。您得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

队伍，就对这支队伍充满了向往。您的

父亲报名加入了红军队伍。1935 年，16

岁的您得知父亲在过草地时牺牲，便跟

随他的脚步，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

上阵父子兵，同走革命路。您坚定地说：

“父亲不在了，我要沿着他走的路，继续

往前走。”“我相信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必

胜！”从此，在革命的道路上，您始终笃定

一个信念：“一生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您 参 加 红 军 队 伍 时 是 一 个“ 红 小

鬼”，瘦弱矮小。一次急行军过大河时，

您差点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您紧紧抓住

马尾巴，才艰难地渡过河、跟上队伍，这

是您第一次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从此，

无论战场环境多么险恶、困难多么大，您

横戈马上，南征北战，始终昂扬向前。

长征路上，在翻越夹金山时，漫天风

雪，行路艰难，队伍稍作停留，就会被大

雪覆盖。许多战友在您的身边倒下，再

也没有站起来。回望战友们在雪山上凝

成的一尊尊白色雕像，您咬紧牙关跟上

队伍，最终翻越了大雪山。在茫茫无边

的草地上，您经历了三次艰苦卓绝的跋

涉，奇迹般地闯过一道道“鬼门关”。艰

苦伴随着您的成长，也让您在革命道路

上始终保持一颗乐观之心，锤炼了一心

跟着队伍走的信念。

战争年代，您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先后三次身负重伤，每一次都是九死一

生。长征路上的一次战斗中，您的头部

被弹片打中，血流如注。您只简单包扎

了伤口，就不顾一切地追赶队伍。抗战

时期，您在一次战斗中，肠子被敌人的子

弹打穿，腹部浮肿得厉害，伤口溃烂了。

战友们以为您活不成了，但顽强的您再

一次挺了过来，又风风火火地去追赶队

伍。解放战争时期，在一次激战中，您投

出手中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战友们冒

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发起冲锋，再一次身

负重伤。从此，受过 3 次重伤的身体再

也不允许您回到战斗一线，而您的心却

从没有离开过战场。

您没有上过学，参加红军时只勉强

认得几个字。新中国成立以后，您最怕

自己在学习上掉队、思想上掉队。您特

别珍惜组织提供的学习机会，把学习也

当作一场艰苦的仗来打，在知识的海洋

里执着地耕耘着。年逾百岁，您依然坚

持每天读书看报，随身携带的黑色小包

里装着一支笔、三个本子和一个放大镜，

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学习笔记。

2014 年，已是 95 岁高龄、78 年党龄

的您，在干休所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做了深刻的自我剖析。您自省“经常对

照党章洗洗澡，思想就不会返潮长毛”，

自问“两爬雪山三过草地都不怕，为啥现

在没有专车就不行了”，自警“条件好了，

作风不能散了”……作为一名战功卓著

的老红军，您时时严格自律，处处以身示

范，始终保持老兵的本色。

作为世纪风云的亲历者，您见证了

历史，创造了历史，也走进了历史。您用

自己一生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实际行

动，交出了一名老红军百岁人生的合格

答卷。

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深入思考，您

104 岁的生命年轮，镌刻着多少惊天动

地 的 记 忆 ，蕴 含 着 多 少 永 垂 不 朽 的 精

神？您的一生，是一本博大精深的大书，

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藏，值得我们认真

阅读思考。此时此刻，我的耳边又回响

起您坚定响亮的声音：“一生跟党走，一

步不掉队。”

老
兵
的
信
念

■
王
贵
胜

清晨，几颗星星镶嵌在黛青色的天

幕上，料峭春风轻拂着宁静的村庄。

卞康全一如往常，早早地起床。小

院里，84 岁的老父亲卞华已推出一辆独

轮车在等他。车上载着昨日新取的泥

土，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泥腥味儿。父

子俩默契地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出

发时，卞康全接过独轮车在前面推着，父

亲扛着两把大锹在后面跟着。

十几分钟后，父子俩来到位于江苏

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风镇五总河畔

的五条岭烈士陵园。在巍峨的烈士纪念

碑前，两人不约而同地整了整仪容，对着

烈士纪念碑三鞠躬……

一

时光回转到 1947 年 12 月，我华东野

战 军 第 11、第 12 纵 队 所 部 会 同 地 方 武

装，在盐城东南的伍佑、便仓一带对国民

党军展开阻击。这场持续了 4 天 4 夜的

阻击战，史称“盐南阻击战”。此战中，我

军取得辉煌战绩，消灭国民党军 7000 多

人。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及武器装备的落

后，我军也有 2000 多名将士血洒疆场。

战火硝烟中，当地百姓通过船载人

抬，将烈士遗体送至主战场附近的伍佑区

袁坎乡港南村（今步凤镇庆元村）一块空

旷的盐碱地掩埋。由于牺牲的战士太多，

加之战争频仍，无法一一给烈士建坟，当

地百姓只能在平原上挖沟，安葬烈士。

一条沟、两条沟、三条沟……大伙一

边流泪，一边挥舞镐头、铁锹挖沟，共挖出

5条横贯东西长约 40米、宽 3米、深 1.5米

的土沟，安葬的烈士有 2000多人。

烈士长眠于这片血染的土地上，5

条土沟堆起了 1 米多高的长长坟头。从

一马平川的平原上远远看去，恰似一道

道耸立的“山岭”，当地人遂将此处命名

为“五条岭”。

烈士安葬后不久，在一场狂风暴雪

的袭击下，陵墓局部坍塌，部分烈士遗体

露出地面。家住陵园附近的卞德容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冒着风雪前去修墓。自

那以后，他自发地当起了烈士陵园的守

墓人。他前后花费了 10 年时间，终将陵

墓稳固住。

二

自卞德容起往下数，卞康全是五条

岭烈士陵园的第三代守墓人。

卞康全懂事后，看到父亲卞华每天总

要扛着大锹、扫帚去陵园转一转，拔草、添

土、打扫，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他头脑里

打满了问号：“为什么父亲总在五条岭忙

碌？”他的疑问从母亲程庆莲那儿得到了

答案：“那不是山岭，是革命烈士的陵墓。

你父亲在那儿护陵守墓。”

卞康全提出也想跟着父亲去。父亲

看了他一眼说：“等你长大了再去。”

16 岁时，卞康全第一次跟着父亲卞

华到五条岭烈士陵园为陵墓添土。也就

是在这一天，平常少言寡语的卞华与卞

康全进行了一次严肃认真的谈话。

卞华说：“我跟着你爷爷来的时候，

也是 16 岁。你爷爷生前常跟我说，烈士

们牺牲的前几天，还在村里给老百姓挑

水。打仗那天，连队刚开饭，前头的兵才

端起碗，后头的还在排队打饭，结果一听

到命令，他们饭都顾不上吃，就上前线打

仗去了……”听着听着，卞康全的眼眶里

蓄满了泪水。

卞华沉默了片刻继续说：“你爷爷临

终前交代，别忘记他们……”说到这儿，卞

华盯着卞康全问：“我总有老了的一天，

你会接着守下去吗？”

“会！”卞康全声音响亮地回答。

三

英烈长眠处，精神永留存。

卞康全与他祖父、父亲有所不同的是，

他不仅守墓，还主动寻找烈士的亲人。起

初，卞康全没有烈士名录，只能等待烈士的

亲人前来吊唁。一直到他 24岁的那年春

天，才等来第一位烈士的亲人——

那天上午，卞康全刚从陵园修墓回

到家中，有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女子

上门借锹。卞康全好奇地问：“你借锹

干吗？”

“我父亲安葬在这儿，我要给他上坟。”

卞康全心里一惊，急忙把她让进屋

详聊起来。她告诉卞康全，她叫陈继业，

是河北邯郸人，她的父亲是在盐南阻击

战中牺牲的陈同桂烈士。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卞康全问。

陈继业答道：“我父亲牺牲后，由于部

队改编，我家除收到一张烈士证明书，别

的信息都无法查找。我和我母亲查访多

年，终于查到这儿就是我父亲的安葬地。”

卞康全立刻站起身，恭恭敬敬给陈继

业鞠了一躬，然后带着她去上坟。陈继业

给每条岭都添了三锹土，边添土边抽泣

道：“爸爸，女儿来看您了。”陪在一旁的卞

康全也悄悄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

2009 年，当地政府对五条岭再次进

行了翻新修整，正式聘任卞康全为“五条

岭烈士陵园守墓人”，并收集有关信息汇

编《难忘五条岭》一书，书中收录了 751

名烈士的名录。

正是这本书，使得卞康全帮烈士寻

亲有了依据。他结合书中的信息，并通

过走访烈士籍贯地的党史、民政等部门

收集信息，然后给烈士的家乡写信寄信，

联系烈士的后人。这些年，卞康全已寄

出 900 多封信件。

由于很多地名变更，早期很多信件被

退回。后来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得知卞

康全为烈士寻访后人的事迹后，自发地加

入这一公益行动，对地址不清的信件，他

们就想尽办法查访转投。其中，卞康全寻

找孙汝同烈士后人的信件，投递员就花费

了两个多月时间进行查访。

当孙汝同烈士的侄子孙少国展读这

封信时，不禁老泪纵横。孙汝同是孙少

国的二伯，于 1945 年参军，生前系华东

野战军第 84 团战士。“失联”的孙汝同一

直是父母的一块心病。然而，历经多年

查找，一直杳无音讯，其父母也带着失望

先后离世。

收到信后，孙少国立即带着家人乘

车来到五条岭烈士陵园祭奠。接待他们

时，卞康全通过查找资料发现，那天正是

孙汝同烈士的百岁诞辰纪念日，更给这

次祭奠标注了特殊的意义。

2021 年 3 月，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启动五条岭烈士陵园提升改造工程，将

陵园从 10 亩扩建至 50 亩，并新建烈士纪

念碑、盐南战役纪念馆等。纪念馆大厅

的 三 面 墙 上 ，镌 刻 着 1029 名 烈 士 的 英

名，这其中有 836 名烈士的名字来自卞

康全的不懈查访。

可是，还有许多烈士的名字没有得到

确认。有人曾建议卞康全将其归类到无名

烈士行列。可卞康全认真地说：“每个烈士

都有名字，我们只是暂时不知他们姓甚名

谁。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寻找依然在继续，卞康全没有放弃。

2019 年 12 月，卞康全的儿子参军入

伍。临出发前，他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说：“爸，守陵与守国一个道理，等我回来

后，我和您一起守陵。”

卞康全欣慰地笑了。就在儿子参军

的同月，他也荣登“中国好人榜”。

五条岭的守望
■徐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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